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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754年，乾隆皇帝东巡吉林，登临

小白山望祭殿。清晨的阳光穿透山林，

静谧安详，当他放轻脚步走入殿中，身后

蜿蜒西流的松花江，在吉林城西南处勾

勒出一道温润的弧线。

海拔三百余米的小白山不算巍峨，

却因承载了清王朝二百余年的遥祭初

心，成为关东大地极具历史分量的文化

地标。它静卧在这山水相依之处，满语

称其“温德亨”，意为“祭祀板”。至于小

白山地名的俗称，大概与望祭长白山有

关系，被民间一代代叫了下来。

乾隆在礼乐声中上香、敬酒，目光越

过松花江的烟波，透过层层叠叠的山峦，

试图望见那魂牵梦萦的长白山。“诘旦升

柴温德亨，高山望祭展精诚”，这位皇帝

写下《望祭长白山作》一诗纪行，既抒发

对先祖的虔诚，又寄托着“万年天作佑皇

清”的期许。望祭大典上，铃兰花碾成的

香末燃作青烟，与牛羊祭品的“膻芗”一

同随风飘散，越过小白山，仿佛真能抵达

长白山脚下。

小白山的神圣始于一个民族的起源

神话。《清实录》记载，长白山密林深处的

布尔瑚里湖，曾是天女浴躬之地，仙女佛

库伦误食朱雀衔来的红果，诞下满族始

祖布库里雍顺，其后人历经繁衍，最终由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奠定清朝基业。这

个被清廷奉为圭臬的传说，让长白山成

为无可替代的“龙兴之地”，具有精神图

腾的特殊作用。早在《山海经》中，长白

山便以“不咸山”之名载入典籍，成为肃

慎部落的崇拜之地；金代时，完颜雍封长

白山神为“兴国灵应王”，正式将其纳入

国家祭祀体系。

“长白山乃祖宗发祥之地，今无确知

之人”，《盛京通志》卷四寥寥数语，道尽

了康熙对祖源地的无尽怅惘。当时，长

白山已在岁月烟尘中隐去踪迹，只在典

籍与传说中留存着“龙脉所系”的印记。

于是，一道谕旨破空而出，康熙命内大臣

武穆纳等人驰驿前往吉林将军辖地，遴

选熟识路径的向导，星夜兼程，务必详勘

神山真容。“大暑前速去”的敕令化作驿

道上飞驰的马蹄声，击碎了关外的沉寂。

历经4月艰辛的武穆纳等人踏遍莽

莽林海，终得见长白山真容，归来后的奏

报让康熙动容，坚定了尊封神山的决

心。1678年，清廷将长白山封为“长白

山之神”，谕令“岁时享祀，如五岳焉”。

此封号超越金代对长白山封王、称帝的

品秩，使这座关外神山正式跻身与五岳

比肩的神圣行列，迎来祀典规格的巅峰

之境。

1682年，康熙帝东巡至吉林，感念

先祖创业之艰，又深知长白山林莽纵横，

远非中原五岳那般便于登临，“诣松花江

岸，东南向，望祭长白山”。1733年，雍

正皇帝下旨盛京工部建造长白山望祭

殿，大殿建于小白山北峰之巅。一片规

制完备的祭祀建筑群迅速落成：北峰之

巅建正殿五楹，歇山式顶，斗拱交错，彩

绘贴金，殿内供奉满汉文合璧的“长白山

之神位”木牌；山麓设祭器楼二楹，储藏

牛羊祭品与礼器；山间立牌楼两座，雕琢

精美；南北峰坳处辟鹿囿一方，豢养“神

鹿”增色，成为“白山鹿囿”之景，跻身“吉

林旧八景”之列；一条规整的“御道”从山

下蜿蜒至山顶，将所有建筑串连成序，尽

显皇家祭祀的庄严威仪。

历史与现实在小白山交汇，皇帝的

遥祭与今人的凝视，共同构成一幅跨越

时空的文化长卷，铺陈在山顶那座早已

湮灭的望祭殿中。

二

如今，当我沿着新铺的石板路步入

小白山望祭殿遗址公园，映入眼帘的是

新修建的仿古山门和仿清代风格的两

座大殿。尽管规模不算宏大，却散发着

古朴肃穆的气息，晨曦洒落在金黄色的

瓦当上，闪烁着温润的光泽。一只猫悠

然地在殿前踱步。步入殿内，方知这两

座大殿主要用于文物展览和文创产品

交流。

继续前行至山前便可看到两处重要

的遗址地标。其一是1995年12月由吉

林市人民政府设立的小白山望祭殿遗

址，“吉林市文物保护单位”；另一处则是

2007年5月31日由吉林省人民政府设

立的小白山望祭殿遗址，“吉林省文物保

护单位”。公园指示牌上的文字说明，

“小白山望祭殿建筑轴线南连长白山方

向，实现‘空间神通’象征连接”，这倒很

引人联想。沿着“御道”向上走，山风吹

过，松涛阵阵，犹如历史回响，低吟着那

些关于起源、信仰与传承的古老故事。

乾隆在小白山遥望长白山后，嘉庆、

道光、咸丰诸帝虽未亲临，却始终恪守祖

制，派遣吉林将军于春秋两季代行祭祀

之礼，每月朔望之日，将军与副都统还需

轮流拈香致祭。小白山在二百余年间祭

祀从未中断，成为清王朝维系族群认同

的精神纽带。

随着清朝国力衰退，小白山祭祀盛

典也渐渐失去了往日辉煌。清末民初，

国势动荡，小白山祭祀逐渐荒废，1934

年，溥仪曾在此举行最后一次祭祀，但香

火早已失去往日的虔诚，沦为作秀的道

具。其后数年间，小白山望祭殿的主体

建筑，渐渐沦为一片废墟。直到20世纪

90年代后，这片沉睡的土地才重新进入

公众视野，那条被荒草掩埋的“御道”再

次曲径通幽，人们在此驻足，怀古思今。

如今小白山遗址公园最大限度地保护了

遗址原貌，展现着二百余年的风雨沧桑。

“御道”两侧树木枝繁叶茂，金黄的

秋叶在晨光中闪烁，为这静谧的氛围增

添了几分诗意。我想象着几百年前，就

在这条规整的“御道”上，皇帝率领着文

武官员，沿着蜿蜒的山路一步步走向山

顶，举行盛大祭祀仪式的场景，那时小白

山应是旌旗飘扬、鼓乐齐鸣、香烟缭绕。

我的脚步随路盘旋穿越山林，终于

来到了小白山望祭殿遗址。小白山由

三座山组成，望祭殿遗址在西边高地平

台上。遗址被围栏圈了起来，尽管柱础

石上的凹槽中仍能隐约窥见大殿曾经

的精巧构造，但这与史料中“斗拱交错，

彩绘贴金”的辉煌描述形成鲜明对比。

很难想象这座看似简陋的平台，曾承载

着清王朝最高规格的国家祭祀。

在遗址上环行一圈会发现一个有趣

的现象：遗址中央散落着几块青灰色的

殿宇残砖，被游人叠立而起，仿佛倔强地

留存着当年皇家祭祀建筑的雍容气度。

三

小白山望祭殿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在遗址旁设有一块望祭殿的简介

牌，除了文字，还展示了一张望祭殿的旧

照片。从照片中可见，殿宇呈现出典型

的清代官式建筑风格，整体显得庄重而

典雅，与眼前这残破的遗址相比，照片中

望祭殿无疑是气势恢宏的，也终于让史

料中那些华丽的辞藻有了具象依托。

从细节判断，这张老照片应是摄于

深秋时节，小白山的树木已然叶落枝枯，

唯有那望祭殿依旧巍峨耸立。我将眼前

遗址与照片中的殿宇景象相重叠：散落

的柱础石或许正是支撑起照片中雄伟殿

宇的基石，遗址边缘的碎石断砖曾是构

成斗拱、彩绘的重要部分，如今它们都已

褪去华丽外衣，回归到本真状态。查阅

资料得知，伪满政权建立后，为粉饰“复

辟”假象，在伪吉林省长熙洽主持下，

1932年望祭殿于原址重建，形制大体遵

循旧貌，还在殿后增建一片水泥览景平

台，由柱墩支撑，空间增大，可远眺吉林

城全景。简介牌上的老照片所呈现的正

是这次重建后的模样。

这张老照片如一把打开通往清代祭

祀盛景时光之门的钥匙，使得小白山望

祭殿不再是文献中冷冰冰的文字记载，

而变成了一座可感、可触、可想象的立体

建筑，让后人看到望祭殿的昔日景象。

站在望祭殿遗址之上，我试图循着

皇帝当年的目光远眺，山下松花江已经

隐藏在高楼间，虽不见长白山真容，却能

想象出皇帝祭祀的盛况：礼乐声在山谷

中回荡，文武百官身着朝服肃立，皇帝手

持香炷，眼神中满是敬畏与期许。如今，

这里不再有庄严的礼乐和缭绕的香烟，

取而代之的是三三两两的游人，他们或

驻足细读铭牌上的文字，或举起手机拍

摄残存的遗迹。

时光荏苒，沧桑变幻。触摸那个遥

远王朝的余温，小白山这座因“遥望”而

存在的山，最终化作后人遥望历史的一

个支点。它不再是皇帝个人的遥望，它

真切地让人们在寻访历史的过程中，重

新审视文化根脉的重要性，深情地回望

历史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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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嫩江南岸的高台之上，秋风掠过稀疏

的杨树林，卷起地面散落的细碎陶片。一座古

城遗址呈现在眼前，这便是辽金时期的军事重

镇塔虎城。城墙夯土依旧坚实，虽历经千年风

雨侵蚀，仍能清晰辨认出当年的轮廓，这些遗

迹诉说着这里曾经的金戈铁马与市井繁华，展

示着那些沧桑的过往。

一城之变可以观历史，塔虎城的建立，可

追溯到辽代圣宗时期。当时，辽王朝为巩固边

疆的统治，在松花江与嫩江交汇处选址筑城，

因这里地处契丹族“捺钵”之地，遂命名为“长

春州”。从当时来看，这座城池并非简单的军

事堡垒，而是兼具行政、军事与经济功能的综

合性城镇。现存的遗址显示出当年的雄伟，城

周长5213米，城墙高约5米，顶宽3米，四角各

设一座角楼，每面城墙均匀分布着 16个马

面。城门处设有瓮城，城外环绕着宽约20米、

深3米的护城河。如此严密的防御体系，在辽

代北疆城镇中实属罕见，不难看出长春州作为

“东北路统军司”驻地的重要战略地位，它依江

河而险要，扼平原而通达。

辽代的塔虎城，不仅是军事重镇，更是草

原与中原文化交融的枢纽。据《辽史》记载，长

春州每年春季都会举办盛大的“头鱼宴”与“头

鹅宴”，辽帝会在此召集各部族的首领，这种捺

钵制度不仅彰显皇权，还是维系部族联盟的重

要仪式。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塔虎城遗址

内发现了大量辽代遗物，其中一件刻有“长春

州钱帛司”字样的铜印，印证了这里曾设有管

理财政的官方机构。而出土的定窑白瓷、越窑

青瓷碎片，则揭示出塔虎城与中原地区密切的

贸易往来。可以想象这些精美的瓷器，或许曾

被摆放在城内酒楼的案几上，见证过商贾云

集、酒旗招展的非凡景象。

长春州不仅繁荣发达，而且是兵家必争

之地。辽天庆四年（1114），完颜阿骨打率领

两千多名女真将士在拉林河畔誓师起兵，经

过宁江州、出河店、黄龙府、护步达冈之战，最

终于天辅元年（1117）攻陷长春州，奠定了大

金国的基业，现在矗立在拉林河畔的大金得

胜陀颂碑就是例证。金灭辽后，塔虎城更名

为“泰州”，其军事地位进一步提升。金王朝

在这里设“东北路招讨司”，负责防御蒙古部

落的袭扰。这时的塔虎城防御体系得到进一

步加固，考古发现的金代铁镞、铁刀等兵器，

以及城墙内侧的马面遗迹，都说明这里曾是

金代北疆的军事前沿。

除了军事功能外，金代的塔虎城依然保持

着经济活力。遗址内出土的金代“大定通宝”

铜钱、铜镜，以及大量的农具、手工业工具，表

明城内不仅有军队驻守，还有众多平民在这里

从事农耕、纺织、冶铁等生产活动。据《金史·

地理志》记载，泰州“户三千五百四”，若以每户

五口人计算，当时城内常住人口约17000人，

再加上驻军，规模堪称北疆大邑，这是塔虎城

极为繁盛的时期，也记下了一个时代的缩影。

世事更迭，风云变幻。进入元代后，塔虎

城开始衰落。随着蒙古帝国统一北方，这座

曾经的军事重镇逐渐失去战略价值。明代以

后，塔虎城被渐渐遗忘在嫩江岸边的草原之

上，唯有夯土城墙在风雨中默默矗立，成为过

往行人眼中的“土城子”。现在回望塔虎城的

历史，历经几个朝代，到清朝顺治帝时，他在

塔虎城不远的地方为外祖父外祖母立碑纪

念，这就是著名的“满蒙文碑”，是为孝庄皇后

父母所立，可以看出这里是塞北之福地，更有

龙腾凤翔之兆。

漫步塔虎城遗址，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

可能藏着千年的故事。在南城门外，有一处

残存的夯土台基，据考证是当年的“瓮城”遗

址，似乎可以看到士兵们曾在此列阵迎敌，箭

雨与呐喊声仿佛仍回荡在这片天空。城内中

部偏北的位置，有一片明显的建筑基址，出土

过大量砖瓦与柱础石，据推测是辽金时期的

官署或寺庙遗址，也许这里曾是官员理政、百

姓祈福的场所。而在城墙脚下散落着的碎陶

片上，偶尔能看到简单的纹饰，那是古代工匠

留下的印记，也是寻常百姓生活的缩影。历

史的烟云掩盖了曾经的辉煌，留给今天一段

深沉的过往。

2001年，塔虎城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座沉睡千年的古

城，得到了应有的保护与重视。如今，每当春

夏之交，嫩江两岸绿草如茵，古城墙在蓝天白

云的映衬下更显沧桑。秋冬时节，寒风掠过旷

野，仿佛能听到当年的号角声与马蹄声。来自

全国各地的游客与学者，沿着蜿蜒的乡间小路

来到这里，脚踏夯土城墙，捡拾着地面的陶片，

在时空的交错中，与辽金时期的塔虎城进行一

场跨越千年的对话。那一道道夯土痕迹，是古

代士兵与百姓用汗水筑就的历史；那一片片碎

陶残瓷，是草原与中原文化交融的见证。当夕

阳的余晖洒在古城墙的轮廓上，金色的光芒仿

佛将千年的时光凝聚，让这座古城在寂静中焕

发出新的生机，延续着它的传奇故事。千年塔

虎城，一个时代风云的见证。

辽
金
重
镇
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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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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